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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万太飞 李崇虎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的农历二月中
旬，京师郊外已是桃花嫣红，柳枝碧绿，洋溢
着盎然的春意。可寓居慈仁寺的名士顾炎武，
却始终满怀忧虑，提不起一丝赏景的兴致。

昨日他忽闻信报，言山东抚衙行文到故乡
昆山，要提他去济南受即墨黄培反诗案的审
讯。

顾炎武和黄培均为明朝遗臣，彼此惺惺相
惜。他曾数游崂山，和黄培相谈甚欢，还为其
族叔黄宗昌《崂山志》作过序。如今黄氏案
发，他难以自安，遂赶赴济南自首。

顾炎武命运如何，狱中黄培的态度举足轻
重。因黄培极力保全、他人积极营救，顾炎武
入狱七月无罪开释。而揽罪于己的黄培，则被
判处绞刑，就义于济南。

“如今即墨人谈及黄培诗案，依旧钦佩他
不曾动摇的民族气节，感慨他矢志保全他人的
无畏勇气。”《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说。

“持见既定，虽千人不能移”

黄培出身于世受皇恩的明末官宦人家。在
即墨老街，便有一块名为“四世一品”的牌
坊。这是明朝皇帝为旌表黄氏家族的黄昭、黄
正、黄作圣、黄嘉善四世皆官居一品的功绩而
赏赐的。

黄嘉善戍边多年，历任要职，功绩显赫。
其有五子绕膝，但最钟爱的长子黄宗宪因病早
亡，长孙黄培便承袭了父亲的锦衣卫佥事一
职。

年纪轻轻的黄培入仕锦衣卫，他人无比羡
慕。可他并不甘沦为权力的鹰犬，时常以“清
正”来自励。为官期间，他发言不苟，处事得
体，赢得同僚交相赞誉。书画家董其昌还赠诗
褒扬他：“肘配黄金印，身藏白玉壶。请看麟
阁昼，有此璧人无？”

因父早亡，黄培由母亲宋氏拉扯长大，母
子间感情弥笃。宋氏喜佛好善，黄培便涉猎释
家，以迎母情。母亲常对他讲述善恶因循的佛
家道理，借此提醒黄培身居官位，要常周人之
急，济人之困。宋氏的谆谆教诲，黄培铭刻在
心，所以纵使身处浑浊之地，内中亦不染污
泥。曾有同僚评价他：“刚正不阿，持见既
定，虽千人不能移。近君子，远小人，厂卫人
多重其风规。”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直臣黄道周痛
感国事日非，上疏指斥时弊积重，“士庶离
心，寇攘四起，天下骚然，不复乐生”。他认
为乱象根源，在上不在下，即君王察人不精，
用人不明，以致“小人柄用，怀干命之心”。
他在抨击帝王、首辅外，还举荐了一批清廉忠
正臣子。奏疏上递后，崇祯颇为不悦，认为他
含沙射影，非议朝廷重臣，且藐视吏部用人权
威，“滥举逞臆”，有违臣理。皇帝给予黄道
周廷杖八十的处分，交由锦衣卫执行。

明时廷杖严苛，常有谏臣殒命发生，是臣
子的心头梦魇。廷杖操作性极强，它的有无，
取决于帝王议断；但其具体效果，却依赖宦官
好恶。如果宦官与受刑人关系良好，便会要求
“着实打”，被打之人只伤及表皮，不危及性
命。可若和宦官有隙，被关照“用心打”，则
此人必无生还之理。

黄道周平素和宦官势同水火，此刻命悬一
线。黄培多方疏通，代为周旋，他对抓捕的使
者说：“道周君子，勿侵辱。其抗言于廷也，
不屈而得杖。”又对廷杖卒吏说：“我希望汇
报时，道周尚活。”

因此黄道周虽被杖责八十，却很快恢复如
初。他生龙活虎，著书讲学，褒贬朝政。

后来刘宗周弹劾首辅周延儒误国，崇祯下
旨切责言官，说他们“比周结党，壅蔽耳
目”，经常风闻上奏，查无实据，冤枉好人。
旨下后，在言官中引发争议。吏科给事中熊开
元、礼科给事中姜埰上疏为刘宗周抗辩。他们
说：“陛下视言官重，故责之切……箝言官之
口，人皆喑默，谁与陛下言天下事者？”情绪
颇为激切，触怒了崇祯。熊、姜二人被羁送锦
衣卫北镇抚司审讯严办。随后崇祯还不解气，

发了一道密旨到锦衣卫，要将两人秘密处死。
当时都指挥使骆养性不能决断，就问黄培之
意。黄培说：“以密旨杀人，非天子之法，请
辞之。”骆养性和黄培随即向崇祯劝谏，也就
没有杀熊、姜二人。

黄培虽尽己之力，周旋其间，解救群臣，
但奈何国势日蹇，已是回天乏术。

“此贞此坚，期无负此石耳”

个人的际遇往往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当
明朝日暮途穷时，黄家也进入多事之秋。

崇祯十六年，母亲宋氏患病，黄培心急如
焚，他亲尝汤药，侍奉左右。不久母亲病卒，
黄培痛彻肝肠，形容枯槁，以致难以视事。随
后京师又爆发严重疫情，挚爱的小妾不幸染病
身亡。接连的打击让黄培心灰意冷，就接连上
疏请求奉母回乡安葬。

但此时明朝危如累卵，东北满清虎视眈
眈，西北农民军攻城略地。纵使崇祯旰衣宵
食，也难应付繁重公务，正需他人从旁分忧，
自然不会放黄培归乡。黄培无奈，只能在京师
设灵堂，每日恸哭母灵前，远寄哀思。

丧母之痛外，黄培还要承受国仇的到来。
母亲病逝的第二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
祯帝自缢身亡。混乱之中，黄培矢志杀身殉主
以报国恩。但因老母还未安葬，幼子也无人照
料，他只得先投鹫峰寺落发为僧，等待时机回
到故乡即墨再作计议。当年十月，他匆匆离开
京城，扶柩抱子而归。

归乡之后，黄培忍着巨大殇痛先安葬母
亲，再托付幼子。等忙完这些牵挂之事，他又
想到了死。可族叔黄宗庠等人坚决反对，认为
如今“天下扰攘，徒死何益，留此残躯，以图
恢复”。

“以图恢复”，给黄培以微茫的希望。此
后他虽避世故乡，苦闷度日，却和遗民志士积
极往来，借机恢复故土。

在生活之中，一事一物往往都能牵起黄培
的故国之思。可举目四望，江山依旧模样，时
代面孔殊异，亡国之思，伤亲之痛，无一日不
萦绕心头，每每触动黄培内心感伤。

当年十二月，黄培到崂山之东，远眺海中
八仙墩，思欲浮海遁世远去。

黄培忽见海边一块高丈余的墨黑巨石，虽
经海水侵蚀，依旧光亮射目，深感惊奇，便和
同行之人合力将石竖起，见上之花纹有峰峦之
像，更觉奇异。黄培感叹巨石和其心一样，就
把它运回家中，立在书斋前。黄培特意把书斋
名为“丈石”，每日和巨石对视，连门也很少
出了。他时常感叹：“此坚此贞，期无负此石
耳。”

斋中丈石，内合黄培之心，虽经世事消
磨，却坚贞如初。

其间，顾炎武由济南数次到达崂山。他与
黄培声气相通，共具反清意识。顾炎武为黄宗
昌父子编纂的《崂山志》写序，其中有：“故
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作《崂山志》。其长君
朗生（即黄宗昌之子黄坦）修而成之，属余为
序。黄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节，概其

言盖非夸者，余独考崂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
旨，俾后之人有以鉴焉。”

有人说顾炎武流连崂山多时，并非仅为游
山玩水，也不单是撰文写诗，而是秘密联络志
士，意图复明。

其事有无已不可考。但在复明之事上，黄
培一直是顾炎武的坚定支持者。据黄氏后人黄
聿佺所作《黄培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公
元1661年），于七反清起义爆发，董樵和姐夫
宋继澄来到即墨，与黄培密切接触。之后黄培
通过董樵以物资接济过于七军。

在平时，黄培也不顾清廷的剃发易服命
令，依旧蓄发留须，宽袍大袖，着明朝服饰，
作汉人打扮。即使因此而遭牢狱之灾，也初心
不改。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即墨知县周铨
见黄培不肯剃发易服，就借机勒索他500两白
银。黄培不肯就范，周铨便以违抗清廷服制为
名将他逮捕，解送山东按察院。黄氏族人花费
千两白银上下疏通，才将黄培救出。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令黄培更加心灰意
冷，更加愤懑。士不平则鸣，世道的变迁、个
人的际遇，都为黄培抒发块垒提供了素材。所
以虽然黄培起初不作诗，但“国家不幸诗家
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他独坐书斋，将悲
愤、困顿、郁结诉诸笔端，化成诗篇。

黄培起初作诗极为谨慎，对这些洋溢故国
之思的诗篇，往往诗成则毁，绝不轻易示人。

但随着反清斗争的逐渐平息，苦闷中所作
之诗数量猛增。有些寄托心意之作，黄培爱不
释手，实在不舍付之一炬。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黄培将所作的
266首诗歌，略加删改，集结成篇，命名为《含
章馆诗集》。黄培族侄黄贞麟当时任凤阳府推
官，便应叔叔的请求，从凤阳请了五名刻字工
匠，为诗集制版印刷。

康熙二年，《含章馆诗集》刻印完毕。此
外黄培还刻印了《金刚经》《好我十二君》
《汾阳王传》等书。

黄母生前好佛，黄培深受熏陶，便刻《金
刚经》以表思念。《好我十二君》，是宋继澄
寓居即墨时，和他人的唱和之作。而《汾王
传》则是中唐名将郭子仪的个人传记。

黄培刻印这两本书籍，也有寄托之意。郭
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抗外族入侵，是黄培心
中的民族英雄。而《好我十二君》此前名为
《好我十三君》，黄培将其中写给仕清姜元衡
的诗歌剔除，以表忠于明朝的心意。姜元衡后
获悉此事，极为恼怒，决意借《含章馆诗集》
进行报复。

《含章馆诗集》装订成册后，黄培将它们
分赠给至亲好友阅览。但这些诗文，却引爆了
江北最大的文字狱，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未料大祸起于萧墙
黄培始料未及的是，亲友之间的颜面之

争，因为旁人的策划参与，竟演变成朝廷督办
的大案要案。

康熙四年，黄培的儿子黄贞明与黄培前妻

族弟蓝溥之子，在私塾读书时发生口角冲突。
蓝溥因黄贞明语及家长私事，心中愤懑难平，
因而迁怒于黄培。他找到黄培赠给自己的《含
章馆诗集》，寻摘诗句文字，加以附会演绎，
写成一篇告发黄培谋逆的状子。他携状纸来到
即墨县衙，找到知县樊仕福，声称黄培隐含反
清之意，其事俱在诗集。樊仕福看完状纸后，
心想此事关联当地望族，处置失当容易横生枝
节。他便没有当即表态，而是打起官腔，好言
宽慰蓝溥，随后打发他离开。此后他以患病为
由，拒绝蓝溥开堂审案的要求。蓝溥见樊仕福
耍起拖字诀，也是无可奈何，只能静候时机。

当年七月，蓝溥获悉莱州知府张应瑞将巡
视即墨的消息。他随即带上状纸拦轿子上告，
催促知府速速办理此事。此时，因拖欠佃租被
黄家仆人殴打的落魄秀才金桓，也落井下石加
入了告状队伍里。

黄培这才察觉事态已经扩大，如果任由他
们肆意告状，也许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他找
到能言善辩的亲家江谦，委托他担当调解人，
帮自己和蓝、金二人调解沟通。江谦先在府县
官员处上下打点，又凭三寸不烂之舌，竟说动
蓝、金同意放弃告状，私下了结此事。眼看
着，一场官司就要消弭于无形了。

但始终在暗处观察的姜元衡，却突然发
难。其实他的祖上，原先是黄家仆人，世受黄
氏恩情。但自从姜元衡考中进士后，黄培却对
他冷嘲热讽，态度一落千丈。两人几次发生龃
龉，关系势不两立。姜元衡见蓝、金二人告状
无果，便亲自读完《含章馆诗集》，从中提炼
黄培“十条罪状”。姜元衡挑选的罪状中，最
为致命的是“1、黄培私自刊刻《含章馆诗集》
等逆书；2、《含章馆诗集》中部分诗歌有隐叛
语，意在诽谤本朝，中兴亡明”。他将这十条
罪状罗列完毕，安排人到济南和京师继续告
状。

山东巡抚刘芳躅接到控告黄培状纸后，深
感案情重大，不敢擅自处理，便据实上奏朝
廷，请示定夺。不久清廷下令让山东督抚对此
案严加审讯，并将审讯结果奏复朝廷。

当时的山东总督是白秉正，他接到朝廷要
求严办的圣旨后，立刻派员赴即墨拘留人证。
案中主要人犯如黄培等，迅速拘捕械系押往济
南；次要人犯则勒令限期到济南候审。但因为
山东多事，案件牵连甚广，人证案卷难以齐
备，加上黄家继续打点关节，此案虽然声势浩
大，却迟迟没有开庭审理。

康熙六年四月，朝廷又下达一份红封密
旨，责成山东督抚极速审理黄培反诗案。但白
秉正因正处理河南另一大案，便上疏请求延后
审理。该年十二月，朝廷再颁圣旨，措辞严厉
地表示“事关谋逆，难以再延，请饬该督于文
到之日，限两个月速议具奏”。

中央规定了具体的期限，重视程度非同寻
常。巡抚刘芳躅立刻组织会审团，于第二年正
月开始会审。

震动山东的黄培诗案正式拉开帷幕。

故国之念，见于诗篇
对黄培诗案的审理，最为关键的是《含章

馆诗集》意旨的认定。
在青岛博物馆收藏的《含章馆诗集》残页

中，能轻易察觉黄培作为遗民，内心对明朝的
深深思念，以及对清朝的含糊诅咒。

如《古诗三首》中，写道：“藏有一尊
酒，其美不可云。欲遗一所思，远在江之淆。
中途多虎豹，威若侯王尊。食人但余骨，吮血
舐其唇。天不降霹雳，拿著久荆榛。万物且就
槁，哲人安足论。”

此诗被会审团认定，乃借写天下萧索荒
凉，荆榛遍布，来暗喻清廷为“食人余骨”的
虎豹禽兽。

而有的诗篇，则被认定为借某事某物，抒
发反叛的胸臆。如五律《霓》中说：“天半挂
虹霓，思来诚不稽。是何谣浊气，敢此见端
倪。倾刻风云变，几希日月迷。乾坤终有力，
灭在大荒西。”黄培看似写天边之霓，其实借
物言事，有所寄托。霓虹虽然表面势大，但终
究昙花一现，很快归于消灭。

对于明朝的思慕，黄培也在诗中有流露。

如《山居》说：“对酒每怜沧海月，听潮时忆
景阳钟。”古时景阳钟响，是早朝开始的标
志。黄培饮酒听潮而忆早朝钟声，虽徜徉林
泉，依旧不忘故国，怀明之心可谓深矣。而
“每对古人翻往牒，泪痕湿处是长安”，对故
国的一片痴心更是展露无遗。

黄培在诗中，还借具体意象来表达不屈气
节。他说：“世尽争葵藿，人谁念蕨薇。”黄
培表明自己不会如葵藿（向日葵）那样逢迎新
朝，而会效仿伯夷、叔齐宁愿采蕨薇，也义不
食周粟，坚守民族气节。

这种对气节的坚持其实随处可见，“愿持
此素志，仰以对三光”，“但期心似石，不畏
鬓如霜”。

揽罪于己，开脱他人
审讯一开始，黄培就抱定了舍身取义的信

念，对于官府的审问，他或不作深辩，或揽于
己身，尽量替他人开脱。

但在官府的穷追猛打下，黄培诗案牵连之
人越来越多。中途有人控告顾炎武曾请求黄培
为他搜罗反清志士的事迹，以编纂反书《忠节
录》。山东抚衙此时已经不再敢作耽搁，立刻
行文到昆山提审顾炎武。

黄培知悉顾炎武受自己牵连后，一面托人
致意顾炎武，要他不要承认和己相识；另一面
嘱咐族兄弟黄坦，要他审讯时坚称未曾与顾氏
谋面。后来顾炎武接受审讯时，就说“贡生是
江南人，因在山东作买卖，将本钱寄在章丘谢
家，后来谢家把本钱亏损，给了生员一处庄
田，贡生从来不认识姜家、黄家是谁。因去年
五月间，与谢家在济兴讼，才认识姜元衡，他
就牵带贡生。”黄坦接受审讯时，则声称“顾
宁人（炎武）从未到过我家，亦不认得他为
谁。”

与此同时，顾炎武的亲朋好友也在多方奔
走，积极营救他。他的外甥大学士徐乾学，写
信给山东布政使说：“母舅顾炎武，赋性怪
僻，不合时宜……显属仇人诬陷所致。”顾炎
武的朋友朱竹垞在刘芳躅幕下为官，也多番相
助于他。

黄培诗案虽然开始声势浩大，但最后绝大
多数都从轻发落，免于追究。山东巡抚根据前
后审讯所得口供，拟就判决书，具奏清廷，请
求裁决。

判决书上对于顾炎武的处理是：“据讯顾
炎武坚称未曾到过即墨，更无有托黄培搜集事
实作《忠节录》之事。黄坦亦声称与炎武不
识，则顾炎武情属无罪，合行开释。”

对于首犯黄培，则“因系明朝世宦，隐怀
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书，已属不法。吟咏诗
句尤见狂悖，且宽袍大袖，沿用前明服制，蓄
发留须，故违圣朝法令，大逆不敬。应按以隐
叛诽谤之罪。但律无正文，无从援引，谨按他
律比附，定拟绞罪”。

山东巡抚的判决书连同奏章被送往清廷，
康熙阅后认为较为公允，便同意执行。

黄培在狱中得知自己被判处绞刑，心情反
而比原先更为平静。他饮食如常，谈笑自若。
他对外甥宋琏说：“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
当年因奉母灵柩归乡而未为先帝殉难。回来后
虽一心想殉难，可惜没有合适机遇。如今这便
是好时机。我不想上诉无罪，只希望能一死。
最担心的便是最后没死，而使我有畏死的嫌
疑。如果幸而能死，也不负平生。”行刑之
日，谈笑自如，犹作诗以明志，从容就义。

黄培遇难后，其子黄贞明携妻子离开即墨
城，搬迁到崂山脚下居住，极少与人交往。“其女
年方及笄，矢志不嫁，奉父画像出家崂山潮海院
为尼，法号‘喜岩’，后迁巨峰前白云庵，今庵前白
槿花为其亲手所植。”黄聿佺说。

■ 齐鲁名士

明亡后，他避居乡野，却时常幽愤神州陆沉。苦闷之际，诗文自娱，借物言志，抒发块垒。这些满怀故国之思的诗篇，，被有心人深文周纳，

加以利用，成为清初江北最大文字狱的导火索，而他也就义于济南。

黄培：心怀故国因诗罹难

□ 本报记者 鲍 青

清朝由于康熙、雍正的励精图治，到乾隆
时已臻于鼎盛。歌舞升平之际，乾隆在武功之
外，更为留意文治建树。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他连下数
道诏书访求民间藏书，“余搜四库之书，非徒
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之所云：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胥于是乎！”

但皇帝的求书热情，并没有得到地方官的
透彻领悟。他们自认为此事甚小，便敷衍拖
沓，导致征书进展缓慢。乾隆见诏书数下，征
书却迟迟无成效，难免怒火中烧，遂严令各地
据实奏复，并追责征书不力的官员。不久安徽
学政朱筠就搜访书籍提出几点意见，并建议朝
廷开馆校天下群书。乾隆因此决定开设四库全
书馆，编纂囊括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

丛书的修纂，依旧离不开天下藏书人的积
极参与。为打消藏书家对康雍时文字狱的恐
惧，乾隆特意宣称：“若藏有悖逆之书，趁机
献出，不怪罪藏书之人。”同时他也不忘挥舞
大棒要挟道：“如有逆书，秘而不献者，将严
加定罪。”他向藏书家保证，征书只为编纂所
需，待抄录完毕即如数归还。

随后全国征书渐入高潮，数之不尽的图书
汇聚到中央。在查阅一些书籍后，乾隆的态度
开始发生变化。他借机大兴文字狱，开始了长
达19年的禁书行动。

乾隆首先严谕京城内外，要求尤为注意查
禁明末清初的典籍。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
下诏称：“明季末造，野文甚多，其间毁誉任
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
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接着他又
重申：“明季诸人专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
当在销毁之列。”乾隆四十三年，又有圣旨强

调：“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
交出。”

与征书相仿，查禁反书的诏书也没有引起
地方官的注意。诏书下达三月之后，仅有以投
机著称的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说，查出雍正年
间下令销毁的屈大均几种著作。而其他省份的
督抚，均声称未见稗官野史之类的书籍。

乾隆对地方督抚的再度敷衍更加不满，他
借着屈大均之事大做文章。他首先责备号为人
文渊薮之地的江浙督抚办事不力，比不得李侍
尧那般干练。此外，他再度申明只要肯及时交
出禁书，概不追究罪责，而有禁书不献将严厉
追责。

在诏书的作用下，征书行动慢慢让位于禁
书。地方督抚为了迎合乾隆的喜恶，经常小题
大做，随意扩大查缴禁书的范围。起初禁书多
是明末清初的书籍，黄道周、张煌言、袁继
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

著作，都属于例禁之列。后来禁书稍稍放宽，
一些禁书“改易违碍字句”，就不需要再销
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
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等敏感人物的著作，
一律销毁，查禁特别严厉。

后来禁书范围竟然上溯到宋元时期。凡有
“斥金”“斥元”字样的书籍均遭到查缴。禁书的
种类，也随着查缴日益扩大化，不仅有野史稗乘、
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等，甚至还有剧本
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等。

因编纂丛生的四库馆，也新增了查缴反书
的功能。官臣们还特意制订了《查办违碍书籍
条款九则》，作为禁毁书籍的标准。

除了销毁外，《四库全书》对书籍的改易
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对于反映民族矛盾的作
品，他们大肆篡改，抹平其中的反抗精神。如
岳飞名作《满江红》内有“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而在敏感的清代，“胡

虏”“匈奴”都是犯忌的禁词，所以《四库全
书》馆臣将其改成“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
洒盈腔血”。南宋爱国文人张孝祥的名作《六
州歌头·长淮望断》，其中描写圣贤孔子的故乡
被金人占领，以激发宋人收复故土的热情，
“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不巧“膻腥”
又犯了乾隆的忌讳，便改成“凋零”，其意虽
通，但却失去了原先的韵味。

南宋爱国诗人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
久》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
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又犯忌，
被改作“挽雕弓”。最为荒谬的，是辛弃疾的
《永遇乐·千古江山》，因为其中有“斜阳草
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南朝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数次北伐中
原少数民族政权，收复不少大好河山。在辛弃
疾的眼中，刘裕是光复汉政权的大英雄，对他
心生景仰。可到了异族入主的满清，刘裕成了
反面人物，他的功绩也很少提及，而且他的小
名也成了忌讳。所以馆臣们又用心良苦地将其
改换成“人道宋主曾住”。

如今视为笑话的改易经典，曾经却是不可
质疑的最高权威。

据史料记载，因查禁而被销毁的图书约为
13600卷，刻版170余种8万余块。除了焚毁民间
藏书外，清廷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系统销毁，
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全部销毁。因此
《四库全书》完成后，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便痛心地说：“清人纂修
《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相关阅读·

乾隆时期兴起以编纂四库全书而征书求书的热潮。但在炫耀文治、汇总文化的同时，乾隆也有一种难言之隐：他想借这这次修书，“寓禁于征”，

将不利于统治的图书典籍悉数销毁改易。因而著名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寓禁于征：四库全书的难言之隐

黄培画像 坐落于即墨古城内的“四世一品”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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